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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民国时期本草类著作辨证

杨兴亮，杨东方，王翠翠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民国时期本草类著作著录存在一些差错：《四川省之药材》甲乙种被误认为一种

书；《良药与毒药》《本草用法研究》《汉药新觉》《中国药物新字典》等７部书籍的成书或出版时间有误；《食物

常识》《中药之科学原理》《药物与验方》等５部书籍的编撰者或出版者有误；《药物要义》《药料注释》等８部书

籍遗漏藏书地信息；《药物要义》《应用本草分类辑要》２部书籍的版本有遗漏；《药性辞（字）典》《国药字典》

《应用药物辞典》３部著作的书名著录有误；《四川省之药材》《临床药典》《药性辞（字）典》３部书的分类不当；

误收《食物须知》等９部西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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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是目前

收录中医古籍最为全面的中医古籍联合目录。本书

由于种种原因所著录的信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现就《总目》著录的本草类书籍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讨论。

１　误将两书当作一书

　　《总目》：“《四川省之药材》，１９３４，中国银行重庆

分行编，１．１９３４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

铅印本，２．１９４１年四川省农业改进所铅印本。”
［１］２２８

《总目》著录本书有两个版本。经考察，这是两种书

而非一种书的两个版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

究室铅印本藏于首都图书馆，四川省农业改进所铅

印本藏于国家图书馆（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

书数据库）。

首先，两者的编辑者、发行者和出版时间均不相

同。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铅印本为四川经

济丛刊第４种，编辑者为重庆中国银行，发行者为中

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

年）九月初版；四川省农业改进所铅印本为农业经济

组调查报告之三，编辑者为杨显东、谭炳杰，四川省

农业改进所编印，出版时间为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

八月。再者，两书目录、体例、正文内容均大相径庭。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铅印本为上下两编，

上编从沿革、产区、产量等６个方面论述药材，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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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药业从组织、贸易等两大方面论述。四川省农

业改进所铅印本则从四川药材重要性、四川出产药

材及运销、进出口贸易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这其

中差别显而易见。

２　成书或出版时间之误

２．１　《良药与毒药》　《总目》：“《良药与毒药》，

１９３３，江 愈 撰，１９３３ 年 上 海 商 务 印 书 馆 铅 印

本。”［１］２２７首都图书馆藏本显示本书初版时间为中华

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十一月。可见本书成书时

间为１９３２年，《总目》著录成书时间有误。

２．２　《本草用法研究》　《总目》：“《本草用法研究》，

１９４１，周志林编，１９４１、１９４８年昆明中华书局铅印

本。”［１］２３０首都图书馆藏有本书，书中作者自序落款

为“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季春月川沙周志林序于上海

之度心阁”，从自序可见该书成书于民国二十六年

（１９３７年）。而１９４１年则应为出版年份，在书中自

序后作者题有“本草用法研究板成校阅一过漫题四

首”，落款为“三十年六月川沙周志林时寓上海之度

心阁”，这里“板成”所指含义并非书稿写作完成，而

应该指的是书版排版完成。同样书后版权页也有

“民国三十年九月印刷，民国三十年九月发行”的字

样。由此可证《总目》成书时间之误。

２．３　《汉药新觉》　《总目》：“《汉药新觉》，１９３７，郭

望（若定）编，１．１９３７年嵊县郭氏医所铅印本，２．上

海中医书局铅印中医季刊本。”［１］２２９经查首都图书馆

藏本，书前有叶橘泉和王药雨两篇序言，叶序落款为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冬月吴兴叶橘泉序于苏州国医

研究院”，王序落款为“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端午津沽

王药雨序于故都蛰园”，可见本书成书年代并非民国

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而在王药雨序言中回忆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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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廿二年春，雨调查河北高阳乡村工业，于民众教育

馆偶见广济医刊载有郭君《汉药新觉》初稿数章”。

可见本书早在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已写就初稿，

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成书，可证《总目》成书时间

之讹误。

２．４　《中国药物新字典》　《总目》：“《中国药物新字

典》，１９３１，江忍庵编，１．１９３１、１９３２年上海中国医

药研究会铅印本，２．１９３３年上海广益书局铅印

本。”［１］２５７经查笔者所藏版本，书前序言并无落款时

间，书后版权页为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九月初版。

据此可改正《总目》成书“１９３１年”之讹误。

２．５　《药性辞（字）典》　《总目》：“《药性辞典》，

１９２２，吴克潜编，１９２２、１９３３、１９４９年上海大众书局

铅印本。”［１］２４３本书在《中国古今工具书大辞典》中著

录为“大众书局１９３３年初版”
［２］９２１。笔者所藏版本

版权页显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初版 中华民

国二十七年十月七版”，书前有自序一篇，篇末落款

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冬”，由此可证《中国古今工具

书大辞典》著录时间正确。本书成书时间应为中华

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并非１９２２年。

２．６　《药物辞典》　《总目》：“《药物辞典》，１９３７，董

坚志（振华）编，１９３７年上海文业书局铅印本。”
［１］２５８

关于本书成书时间，此前有“１９３６年９月初版”
［３］的

说法。经查笔者所藏版本，文末有作者落款“吴县董

振华谨识二五，五，三”，书后版权页记载出版时间

为“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第一版”，由此可证本书

成书时间应为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总目》记载

成书时间有误。

２．７　《临床药典》　《总目》：“《临床药典》，１９４６，李

龙文编，１９４６年汕头新新书店铅印本。”
［１］４６１核查笔

者所藏版本，书前有序一篇，篇末落款为“建国三十

二年‘九一八’十二周年纪念日吴粤冒于广东医药旬

刊编辑室”，建国三十二年即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期为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

十二周年纪念也为１９４３年，由此可证《总目》记载成

书时间之误。

３　编撰者或出版者之误

３．１　《食物常识》　《总目》：“《食物常识》，１９３３，上

官语尘撰，１９３３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万有文库

本。”［１］２４８国家图书馆（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

书数据库）原书记载，著者为上官悟尘。在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１９４９－１９８０》
［４］中，

本书作者为上官悟尘，《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同

样记载本书作者为上官悟尘［５］。有关资料显示，上

官悟尘１９１３年“１０月赴日本，入长崎医科大学”
［６］。

可见其具有医学背景，具备写作本书的能力，也可从

侧面证明本书作者实为上官悟尘，《总目》记载有误。

３．２　《中药之科学原理》　《总目》：“《中药之科学原

理》，１９４５，宋 鼐 撰，１９４５ 年 重 庆 刘 如 英 铅 印

本。”［１］２３０但经过原书（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对照，

本书作者实为朱鼐，“宋”与“朱”字形相近，容易误将

两字认为一字，因此“宋”字应为讹字。在其他著录

此书的著作中本书作者也是朱鼐［７］，可见《总目》著

录作者有误。

３．３　《药物与验方》　《总目》：“《药物与验方》，

１９３３，黄劳逸撰，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上海校经山房铅印

本。”［１］２２７国家图书馆（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

书数据库）原书前有潘国贤所写赠言一篇，书“劳逸、

仲圭、毛鴊先生大作出版”字样，书中广告页面写明

本书为三人合著。版权页也有相同表述，著作者也

是三人并列而非只有黄氏一人。《民国时期总书

目》［８］等书籍中也认为黄氏并未唯一著者，可证《总

目》著录著作者信息遗漏。

３．４　《药料注释》　《总目》：“《药料注释》，１９１８，著

者佚名，１９１８年上海广学书店铅印本。”
［１］２５７首都图

书馆和陕西省图书馆藏有本书。陕西省图书馆所藏

为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十一月六版，版权页著者

信息为“原著者ＪｕｌｉａＣ．Ｓｔｉｍｓｏｎ，Ｒ．Ｎ．，Ａ．Ｂ．（陕

西省图书馆翻译为司蒂姆生），译述者 Ｈ．Ｂ．Ｔａｙ

ｌｏｒ，Ｍ．Ｄ．和余冠瀛”。据此可补《总目》著者信息

疏漏之处。

３．５　《英拉德中药名对照表》　《总目》：“《英拉德中

药名对照表》，［１９４０］，任受幼编，铅印本。”
［１］２５８笔者

所藏版本作者信息为“任爱幼”，出版者为“西南医学

杂志社”。“受”字与“爱”字字形相近，容易误将两字

认为一字，因此“受”字应为讹字。

４　藏书地之遗漏

《总目》虽是目前著录最全的中医古籍目录书

籍，但由于中医古籍浩如烟海又分布在全国不同图

书馆中，藏书地偶有遗漏也是难免。《总目》遗漏藏

书地的书籍。见表１。

５　版本之遗缺

５．１　《药物要义》　《总目》：“《药物要义》，１９２３，姚

昶绪 撰，１９２３、１９３８ 年 上 海 商 务 印 书 馆 铅 印

本。”［１］２２５《总目》所著录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分为

上下两册，异形开本，开本较小，宽约９．５ｃｍ，高约

１７．５ｃｍ，为医学小丛书之一种。国家图书馆（中国

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另有万有文库本。

两者主要差异除开本大小不同外，医学小丛书本有

小引，在目次之后有小儿用药量表和药物极量表，万

３１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ｔｐ：／／ｘｕｅｂａｏ．ａｈｔｃｍ．ｅｄｕ．ｃｎ　　　　　　　　　　　　　　　　　 Ｅｍａｉｌ　ａｈｘｂｂｊｂ＠１６３．ｃｏｍ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 第３９卷 第２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 ＪＡＮＨＵＩＵＮＩＶ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２０



有文库本无。《总目》漏载万有文库本。

表１　《总目》部分遗漏藏书地著作一览表

《总目》

编号
书名 　　　　版本 　图书馆

０２７２１ 《药物要义》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

国难后第五版

南京图书馆

０２７６２ 《良药与毒药》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

五版

首都图书馆

０２７６２ 《良药与毒药》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

五版

南京图书馆

０２７６９
《四 川 省 之 药

材》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

初版

首都图书馆

０３１３２ 《食物常识》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

七版

南京图书馆

０３２６７ 《药料注释》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

月六版

陕西省图书

馆

０３２７３ 《中华药典》 中华民国卅二年三月第

四版

南京图书馆

０３２７４ 《汉药旧戏大

观十八回》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

初版

首都图书馆

０３３００ 《国药业须知》 １９４９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南京图书馆

５．２　《应用本草分类辑要》　《总目》：“《应用本草分

类辑要》，１９４６，华实孚（申祺）编，１９４６、１９５７年中华

书局铅印本。”［１］２３０《总目》收录１９４６、１９５７年中华书

局铅印本，经查首都图书馆藏有１９５１年４月出版的

《应用本草分类辑要》一书，《总目》遗漏该版本。

６　书名著录之缺讹

６．１　《药性辞（字）典》　《总目》、《中国古今工具书

大辞典》［２］９２１、《中国医籍大辞典》［９］１５４９，均将本书书

名著录为《药性辞典》，也有学者认为其书名为《药性

字典》［１０］。经笔者详细考察，本书在不同时期名称

不同。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七版凡例为《药性字

典》，版权页为《药性辞典》。故而本书书名《药性辞

典》《药性字典》均存在，《总目》书名著录不准确。

６．２　《国药字典》　《总目》：“《国药字典》，１９３０，陈

景岐编，１．１９３０、１９３９年上海中西书局铅印本，

２．１９３５、１９４０年上海大通图书社铅印本。”
［１］２５７本书

在《中国医籍大辞典》著录的信息其中一种为“《（本草

药性）国药字典》”［９］１５４６，《苏州民国艺文志》［１１］也是如

此。首都图书馆原书书名为《本草药性国药字典》，书

名本草药性四字为双排小字，版权页书名也是如此，可

能因“本草药性”字小在收录时造成《总目》错讹。

６．３　《应用药物辞典》　《总目》：“《应用药物辞典》，

１９３４，章巨膺（寿栋）编，１９３４年民友印刷所铅印

本。”［１］２５７本书书名在《上海文化源流辞典》［１２］、《杏

苑鹤鸣：上海新中国医学院院史》［１３］等书籍中均写

作《应用药物词典》。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初版之

版权页显示本书书名为《应用药物词典》。综上，可

证《总目》书名著录有误。

７　分类之不当

７．１　《四川省之药材》　两书均是以中药材为角度

切入，研究经济问题，将中药视作经济货品，虽然偶

尔涉及到中药知识，但却与探讨中药药效与应用的

传统综合本草著作关系不大。因此两书分类至《总

目》本草类杂著项下比较合适。

７．２　《临床药典》　《总目》将本书分类至临证各科

类，临证综合项下。本书书前有吴粤昌序一篇，介绍

了作者写就本书时说“十年如一日，运用数理化之科

学素养去探求中医药的精髓，深感于中药科学研究

方法之迫切需要”，因而编就此书。书名及内容显示

本书论述仅限中药，又为辞书体裁，对比《中国药物

新字典》《中药大辞典》等本草辞书，本书分类至杂著

项下较为妥当。

７．３　《药性辞（字）典》　《总目》将本书分类至本草

类，歌括、便读项下。由本书书名和“以笔画多寡分

先后”的药物排列方式以及对单味药物分项著录的

特点可见，本书为本草类辞书，对比《中国药物新字

典》《中药大辞典》等本草辞书，本书分类至杂著项下

较为妥当。

８　误收西药著作

《总目》就其收载范围应该仅限于中医药学著

作，但是其中误收了部分西药著作。如《总目》：“《食

物须知》，１９２４，顾鸣言编，１９２４年上海文明书局铅

印本。”［１］２４７陕西省图书馆藏有本书，该书作者认为：

“饮食物中各物质之多少与人身中之各物质固息息

相通者”是因为人身和饮食物的物质含量大体一致，

“饮食物中有水分、有蛋白质、有脂肪、有胶质、有矿

物性盐类，人身中亦有水分、有蛋白质、有脂肪、有胶

质、有矿物性盐类”。这样的观点并不存在于传统本

草学中，因而本书不应属本草书籍。

其他如《良药与毒药》《药物要义》《实验药物学》

《药料注释》《中华药典》《新医药辞典》《英拉德中药

名对照表》《食物常识》等书，从这些书的序跋、目录、

正文内容等方面可以明显看出，这些书籍涉及内容

与中药学毫无关系，也属西药著作。

９　小结

《总目》所著录书籍产生讹误的原因包括两个方

面，一方面《总目》“收录重点是１９１１年以前历代流

传下来的中医古籍及其影印本、复制本”［１］１，对于

１９１１年以后产生的书籍关注度自然不够；另一方

面，本书是在《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基础之上成

书，书成众手，加之没有仔细考察原书，所犯错误也

是联合目录书籍的通病。有鉴于此，今后在利用《总

目》时应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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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虚实辨证论“得气”与“气至”

彭若轩，毛红蓉

（湖北中医药大学针灸骨伤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１）

［摘要］“得气”与“气至”均为针刺过程中的特征性表现，“得气”以医者针下气感与患者酸麻胀痛之感为主，但

这种气感并非一定提示“气至而有效”，还须先辨“气”之邪正；“气至”除上述感觉外兼有脉象或表浅症状的改

善。针刺的临床疗效通过进入“气至”的境界而实现，而“气至”的前提往往是“得气”。在不同辨证下，“得气”

与“气至”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实证、虚证、虚实夹杂证等方面，论述“得气”与“气至”的特点及关系，

可为临床医生辨病辨证及判断针刺疗效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针刺；虚证；实证；虚实夹杂证；得气；气至；气至病所

［中图分类号］Ｒ２４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２４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５

　　“得气”与“气至”均为针刺治疗过程中出现的特

征性反应，“得气”一词在《黄帝内经》中多次出现。

《灵枢·终始》言：“男内女外，坚拒勿出，谨守勿内，

是谓得气。”“得气”在古籍中也常被记载为“气至”，

如《标幽赋》：“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沉浮；气未至

也，如闲处幽堂之深邃。”“得气”与“气至”虽为不可

分割的一体，但两者在概念的侧重点上却稍有不同：

“得气”的特点是“得”，即气感的获得，而“气至”的特

点是“至”，其义更接近“谷气至”，强调至而有效，如

《灵枢·终始》：“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已泻而

虚，故以知谷气至也”，同时又言“一刺则阳邪出，再

刺则阴邪出，三刺则谷气至，谷气至而止”。故对于

“气至”的理解，大抵意为随着针刺过程的进展，属正

作者简介：彭若轩（１９９５），男，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毛红蓉（１９６９），女，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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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之经气抵达病所，产生的一种趋于康复之气———

谷气循经周流，而在针下体会到的一种特殊气感［１］，

同时在体察患者脉象的时候，会有“已补而实，已泻

而虚”之象［２］。

不少临床医师判断针刺效果时，仅以针下出现

气感及患者体会到酸麻胀痛为度，而未用辨证思维

分析针下气感与患者感觉产生的原因，也忽视了治

疗后患者脉象与表浅症状的改善状况，故而将评判

标准从“气至”变为“得气”。事实上，“得气”与“气

至”为针刺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两种特征反应，“得气”

以针下医患双方的感觉为主，但这种“气”分邪正两

论；而“气至”意为谷气流通，脉象改善，治疗有效。

如何在辨证的基础上体察由“得气”到“气至”的变

化，往往是针刺治疗的关键所在。

１　 虚实辨证论“得气”与“气至”

１．１　从实论　实证的“得气”特点可概括为“邪盛正

盛，邪正并存”，“气至”特点可概括为“邪去正安，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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